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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华的缘分带有一些机缘巧合的色

彩。高考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国防科技大

学，由于那年清华开始招收国防生，我的

高中班主任给我改了志愿，报考了当时的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新生报道的那

天我直接去了机械系，这机械专业在机械

系总没错吧。事实是当时机械系和精仪系

都有机字班，机械那边班号是01到03，精

仪是05到07。我们机07班属于精仪系，而

且都是国防生，相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些标

签，也多了一些特殊的待遇，更注定了

未来我们这些人的去向。宿舍分配也是让

人惊掉下巴，我们入住的十号楼竟然是男

女混住，三楼四楼是女生，一楼二楼是男

生，考虑到女生宿舍的安全问题，三楼门

口有一个小楼长看着大门，想要走过那道

门，没有小楼长的许可那是

不可能的。

学在清华

入学后遇到的第一个困

惑，就是到底谁是真正的机

械系。直到后来读研究生以

后，听我的老师给我们讲才

真正理清这个事情，原来精

仪系源于早年成立的机械工

程系。不过到了今天，院系

再次改革之后，也不再有

“谁是正牌机械系”之争

了。后来，我博士专业是仪

缘与清华园
○毕研刚（2000 级精仪）

器科学与技术，师从丁天怀老师。现在看

来，我算是机械与精仪两系校友了。

刚入学那会儿，高考刚结束的“巅

峰”感觉还没完全褪去，就很快切换到

紧张的大学生活之中。学校有多种多样

的社团和新生活动，甚至还有舞会。但

是课程的紧张程度，完全超过了我的想

象，那些活动也就完全没兴趣也没精力参

加了。

大一大二的学习生活让我有点茫然失

措，和同班同年级优秀的同学差距非常明

显。别人能快速理解的知识点，我总要花

上更多的时间去反复推敲。有一段时间，

我经常一个人茫然走在主干道上，甚至有

“学不下去就退学”的念头。那个时候班

主任叶蓓华老师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了我很

机 07 班集体合影。前排右 2为毕研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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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帮助，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用“卷”来形容当时大家的学习状态

非常恰当，自己也不知不觉之间加入了

“卷”的队伍里，这也许是我唯一能赶上

大家的办法。和多数人举灯熬夜读书不

同，我更多的是早起去图书馆。到了二三

年级的时候，更多的是去老图书馆占座

位。图书馆自习带动了身边不少同学一起

学习，甚至还有带着“家属”来自习的。

自习的成效非常明显，大三学期末的时

候，我的学分绩已经是班里第二了。我

们班的第一名属于清华学生常说的“大

神”，就是你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很难超

越的那种。那时的我们都是精力无限充沛

的，连续熬个两三天也不在话下。记得最

清楚的是一次大作业的魔幻经历。那个年

代笔记本电脑甚至是电脑还有点稀罕，至

少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借了上铺孙广敏

的笔记本电脑做大作业，不幸的是，快做

完尚未提交的时候，笔记本电脑丢了。为

了能按时交作业，我连续熬了两天，重新

做了一次。笔记本电脑的丢失，也成了我

们班至今最大的未破悬案。

毕业前，几乎所有同学的去向都确定

了下来。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去部队工

作，我最羡慕的是赵志升同学，他是我们

班唯二的到基层战斗单位工作的。他的选

择，就是我们多数人年少时仗剑天涯的梦

想。2015年，我去部队见过一次赵志升，

当时他已经是一个优秀的营长了。2022
年，我们中的多数人已经离开部队，尚在

部队工作的大概还有五六位同学，希望他

们能继续走下去。

2005年，我回到学校开始了直博学

习，师从丁天怀教授。在丁老师退休一

年左右，我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也算

是丁老师的关门弟子了。虽然结束了在清

华的学习，但人生的学习永远没有尽头。

希望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以“精益求

精，止于至善”的精神与大家共勉。

食在清华

远远就能闻到的丁香花，花冠细碎花

色紫红的紫荆花，情人坡的大草坪……这

些花花草草总让人陶醉与留恋。比起花草

的秀色可餐，可以真正让人大吃一顿的是

食堂选择之多，品类之丰富，价格之亲

民。吃了十几年之后，现在依然喜爱那些

香锅、麻辣烫，以及再也吃不到的小桥边

上的煎饼果子。虽然经历了食堂改名的过

渡时期，现在仍然习惯使用食堂的数字编

号。哪个食堂去得多，现在看来完全是因

为住得离哪里近。大一住在十号楼，周围

就是七食堂和八食堂。爱吃七食堂的包子

不仅仅是因为包子好吃，更重要的是被女

生宿舍环抱。用我一个同学的话说，去七

食堂的大多是成熟早、脸皮厚的男同学，

他们都是看得通透且悟性早的人生赢家。

除了包子，对于七食堂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被女同学逼着吃苦瓜，说是消火解暑；后

来又尝试过浸泡雪碧的，但是那苦涩的味

道至今仍不喜。搬家到二十五号楼之后，

去的多的就是十四食堂，摊鸡蛋和砂锅成

了最爱。再后来有了万人食堂，偶尔约上

三五同学一起去溜达一趟。大三的时候又

搬到了紫荆公寓，有了紫荆和桃李食堂，

感觉这两个庞然大物就是集清华美食之大

成，各种地方特色美食应有尽有。读研究

生的时候，住在W楼，每天中午最爱的就

是豆沙饼配水煮白菜，再加二两叉烧肉，

大快朵颐一番。到了晚饭，去桃李是个不

错的选择。那里关门晚，还有品类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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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心，吃完之后买几块糕点当夜宵，熬夜

到凌晨的时候也就全部吃光了，这样

第二天上午起来的时候也就不至于饿肚

子了。

醉酒是每个学年都绕不过的话题，不

是自己醉倒，就是某某同学醉倒。醉倒的

我们也是丑态百出，倒也不失为一种天真

率性。高考刚结束的时候，我就被五杯扎

啤给放倒了，宿醉后非但没长记性，倒

是有些变本加厉起来。抑或是血气方刚，

仗着胆子喝酒倒是从来没怂过，其实有一

点争强好胜，从来不说不行。一次酒后意

外，也给自己留下了刻在脸上的记号：眼

角缝了七针。一次次宿醉之后，酒桌上也

终于开始变得镇定自若起来，开始思考丁

老师常给我们讲的“杯中酒，壶中酒，瓶

中酒”，其真正含义是让我们无论做什么

事都要考虑全局。直到今天，这“三个

酒”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

肚子吃饱固然重要，精神上的匮乏才

是最为可怕的。清华就有这种人文环境，

能够浇灌荒漠长成绿洲。自从进了清华，

校友们，特别是精仪系的校友们给了我太

多的帮助。每每遇到困难，向校友求援

已经是第一反应，多数时候都能得到无私

的帮助。探究其原因，无外乎一句“校

友”。2019年从部队自主择业后，所从事

的每项工作仍带有各种各样的清华元素。

每每回到学校，最开心的是能到食堂蹭上

一顿午饭。在学校吃食堂的饭菜，离开学校

后，工作上依然离不开学校的“饭菜”。

练在清华

学业上的不顺，让我当时一度有退学

的念头。而最终没有走到那一步，应该感

谢清华浓厚的体育氛围。丰富的体育活动

疏解了我当时的抑郁心情，而中长跑又帮

我找回了一些自信。我家那时住在一座

小山脚下，翻过那座小山就是最快捷的上

学路线，每天往返两趟。就是那个时候练

就的一些耐力，会比绝大多数同学跑得快

一些，耐力更好一些。由于个子不高，体

育老师觉得没有发展潜力，也就没能被

选拔为运动员进行专项培养。在清华的几

年间，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奔跑，参加过新

生运动会、校运会以及若干次北京市马拉

松接力赛和全程比赛。这里面也有两个遗

憾：第一个是校运会没能有机会拿到一次

金牌，距离最近的一次是3000米障碍赛拿

到了第二名，第一名是经管的体特生；第

二个遗憾是马拉松全程没有达到三级运动

员标准，最接近的一次是3小时15分左右，

后来随着训练强度的降低，也就一次不如一

次了。

除了中长跑，我参加最多的就是班级

的足球比赛。从大一那年开始，每一次系

里组织的联赛我们班都没错过，但一次一

次与冠军错过，最后落下了个“千年老

二”的美名。我们毕业前，还没有紫荆操

场，多数时候踢球的还是附小或者北操

（今北足球场）的土场，每场球赛下来，

一个个灰头土脸不说，每每还会挂点彩。

现在回想起来，各种体育运动能真正让人

有种激情燃烧的感觉，能够凝聚一个集

体，让“团结拼搏，永争第一”的口号回

荡在赛场和每一个人心中。

清华园对每个清华人都是一种特别的

情结，紫荆花开时节，与师长同学相约在

园子里，品一品食堂可口的饭菜，回忆一

下同窗少年时，那种畅快是无可比拟的。

努力工作，健康生活，精仪一百年，要再

次邀约同学们相聚清华园。


